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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曾
敏
之
先
生
是
著
名
報
人
、
作
家
和
詩
人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已
成
名
。
他
是
香
港
︽
文
匯
報
︾

前
代
總
編
輯
，
我
未
聆
聽
過
他
的
教
誨
，
唯
一
一

次﹁
見
面﹂
是
在
廣
州
他
的
遺
體
告
別
儀
式
上
。

人
們
緩
步
環
繞
安
睡
在
白
色
菊
花
叢
中
的
曾
老
，

向
他
做
最
後
的
致
敬
，
又
像
回
顧
他
不
平
凡
的
一

生
。曾

先
生
一
九
一
七
年
生
於
廣
西
羅
城
，
一
九
四
零

年
起
開
始
記
者
生
涯
，
長
期
在
︽
大
公
報
︾
和
香
港

︽
文
匯
報
︾
任
職
。
他
一
生
採
寫
的
新
聞
報
道
不
計

其
數
，
蓋
棺
論
定
，
︽
十
年
談
判
老
了
周
恩
來
︾
和

︽
聞
一
多
的
道
路
︾
是
公
認
的
傳
世
之
作
。
抗
戰
勝

利
後
的
一
九
四
六
年
，
他
在
重
慶
面
對
面
採
訪
周
恩

來
，
發
表
洋
洋
七
千
字
的
報
道
，
轟
動
宇
內
，
也
成

為
採
訪
周
的
首
位
中
國
記
者
。
︽
聞
一
多
的
道
路
︾

是
曾
敏
之
在
詩
人
聞
一
多
被
國
民
黨
特
務
暗
殺
後
採

寫
的
長
篇
報
道
，
影
響
深
遠
。
所
以
，
告
別
式
上
宣

讀
的
中
國
作
協
和
上
海
作
協
等
機
構
發
來
的
唁
電

中
，
都
不
止
一
次
提
到
這
兩
部
作
品
。

曾
老
一
生
坎
坷
，
以
秉
筆
直
書
為
己
任
。
年
輕

時
，
他
被
國
民
黨
政
府
關
過
監
獄
，
五
七
年
被
打
成

右
派
，
文
革
中
不
堪
屈
辱
，
曾
憤
而
從
二
樓
跳
下
，

幸
無
大
礙
。
改
革
開
放
後
，
他
出
任
︽
文
匯
報
︾
副

總
編
輯
和
代
總
編
輯
多
年
，
同
時
致
力
於
世
界
華
文
文
學
界
交

流
互
鑒
。
曾
老
的
個
人
生
活
很
不
幸
，
妻
子
早
逝
，
小
女
曾
琤

在
四
川
稻
城
旅
遊
時
因
高
山
症
引
發
腦
溢
血
突
然
去
世
。
這
些

打
擊
都
未
擊
倒
他
，
反
而
是
使
他
心
靜
如
水
，
筆
耕
不
輟
，
奉

獻
了
三
十
餘
本
文
學
專
著
，
也
應
驗
了
自
古﹁
苦
難
出
作
家﹂

的
說
法
。

當
天
出
席
曾
老
遺
體
告
別
式
的
有
不
少
熟
悉
的
面
孔
，﹁
復

旦
才
子﹂
作
家
李
輝
專
程
從
北
京
趕
來
，
向
曾
老
作
最
後
的
告

別
。
他
惋
惜
地
說
，
幾
天
前
還
與
曾
老
通
過
電
話
，
對
方
聲
音

洪
亮
，
沒
想
到
兩
天
後
便
走
了
。
香
港
作
聯
會
長
潘
耀
明
也
從

香
港
特
意
趕
來
，
問
我
能
不
能
參
加
一
周
後
香
港
作
聯
舉
行
的

曾
老
追
思
會
。
曾
老
生
前
是
香
港
作
聯
和
世
界
華
文
文
學
聯
合

會
的
創
始
人
，
斯
人
仙
逝
，
香
港
文
學
界
豈
能
不
飲
水
思
源
。

我
的
同
事
趙
鵬
飛
與
我
一
同
參
加
告
別
式
。
小
趙
告
訴
我
，

他
曾
兩
次
到
曾
老
家
中
採
訪
，
第
一
次
是
前
年
底
︽
文
匯
報
︾

紀
念
創
刊
六
十
五
周
年
前
夕
。
憶
及
採
訪
情
形
，
小
趙
說
，
曾

老
為
人
隨
和
，
沒
一
點
大
記
者
架
子
。
曾
老
說
，
他
每
天
都
閱

讀
香
港
︽
文
匯
報
︾
和
︽
大
公
報
︾
，
並
講
了
許
多
過
去
的
採

訪
經
歷
，
最
後
叮
囑
小
趙
，
做
記
者
要
多
交
朋
友
，
特
別
是
大

人
物
朋
友
，
如
四
十
年
代
他
便
與
國
民
黨
宣
傳
部
長
等
高
官
是

好
朋
友
，
這
樣
才
能
安
排
採
訪
和
有﹁
料﹂
。

小
趙
懷
着
對
老
前
輩
的
景
仰
之
情
，
字
斟
句
酌
，
發
表
了
一

整
版
的
人
物
專
訪
報
道
，
見
報
的
標
題
是
：﹁
一
代
名
記
曾
敏

之
劍
膽
琴
心
著
文
章﹂
。
小
趙
告
訴
我
，
稿
件
發
表
前
，
他
曾

打
電
話
詢
問
曾
老
對
標
題
的
意
見
，
老
人
對
此
很
認
可
。

曾
老
走
了
，
可
他
的
文
章
還
活
着
。
回
顧
他
坎
坷
的
一
生
，

﹁
劍
膽
琴
心﹂
確
是
他
為
人
為
文
的
生
動
寫
照
！

劍膽琴心曾敏之

埋
頭﹁
苦﹂
編
的
︽
香
港
文
學
大
系
．
通
俗
文

學
卷
︾
終
告
出
世
，
了
卻
心
事
一
樁
。
所
謂

﹁
苦﹂
，
的
確
是
也
。
其﹁
苦﹂
在
於
沙
中
淘

金
，
在
於
翻
查
舊
書
舊
刊
舊
報
也
。
其
實
，
若
論

編
撰
香
港
通
俗
文
學
者
，
還
有
一
人
，
那
就
是
吳

昊
。
可
惜
，
他
英
年
早
逝
，
去
矣
。
而
在
早
年
，
他
確

有
此
心
，
其
後
卻
專
注
於
影
視
而
荒
棄
了
。

九
七
前
，
他
曾
寫
了
一
系
列
有
關
香
港
通
俗
文
學
的

文
章
，
相
信
很
多
人
都
忘
記
了
。
在
一
個
以﹁
純﹂
和

﹁
嚴
肅﹂
為
上
、
為
主
流
的
文
學
界
裡
，
吳
昊
的

﹁
俗﹂
，
自
是﹁
毫
不
起
眼﹂
，
引
不
起
注
意
。
他

說
：﹁
我
的
文
學
觀
與
別
不
同
，
包
括
很
多
偵
探
小

說
、
奇
情
小
說
、
浮
生
雜
文
在
內
的
通
俗
文
學
，
更
值

得
研
究
。﹂
他
慨
嘆
香
港
：﹁
過
去
這
類
通
俗
文
學
半

死
不
活
的
自
生
自
滅
，
學
院
置
之
不
理
，
學
者
更
大
為

漠
視
。
結
果
，
過
去
豐
富
的
香
港
通
俗
文
學
遺
產
，
都

沒
法
流
傳
下
來
。﹂

吳
昊
一
直
有
收
通
俗
文
學
的
資
料
。
當
年
，
我
便
和

他
互
通
有
無
，
其
實
是
他
給
我
的
多
，
而
我﹁
回
報﹂

的
少
。
他
最
欣
賞
周
白
蘋
，
所
收
︽
中
國
殺
人
王
︾
和

︽
牛
精
良
︾
的
書
仔
雖
多
，
卻
難
齊
全
；
我
每
淘
得
一

本
，
即
影
印
一
份
寄
奉
。
他
如
此﹁
抬
舉﹂
周
白
蘋
：

﹁
周
白
蘋
的
︽
牛
精
良
︾
寫
於
戰
後
香
港
，
但
最
初
的
故
事
是

以
香
港
淪
陷
日
軍
手
上
展
開
，
描
寫
亂
世
出
梟
雄
，
甚
為
粗
豪
，

作
者
選
詞
用
字
乃
語
體
文
與
廣
東
話
混
雜
，
很
有
地
方
色
彩
，
亦

是﹃
三
及
第﹄
文
字
在
香
港
文
壇
的
開
端
。
牛
精
良
是
香
港
一
名

咕
哩
頭
，
在
淪
陷
之
後
迫
上
梁
山
，
糾
黨
挑
戰
漢
奸
及
皇
軍
，
早

期
的
︽
牛
精
良
大
鬧
中
環
︾
、
︽
牛
精
良
大
鬧
西
環
︾
、
︽
牛
精

良
大
鬧
曲
江
︾
等
，
經
常
機
槍
橫
掃
，
手
榴
彈
亂
飛
，
江
湖
情

仇
，
義
氣
豪
邁
。
製
片
商
亦
見
獵
心
喜
，
曾
收
購
版
權
將
︽
牛
精

良
︾
拍
為
電
影
。
而
周
白
蘋
的
︽
中
國
殺
人
王
︾
則
是
占
士
邦
式

機
關
打
鬥
小
說
，
經
常
大
鬧
紐
約
、
倫
敦
等
地
，
開
特
務
小
說
之

先
河
。
所
以
，
作
者
絕
對
有
資
格
被
譽
為﹃
通
俗
小
說
之
王﹄

也
。﹂封

周
白
蘋
為﹁
通
俗
小
說
之
王﹂
，
亦
不
為
過
；
但
說
周
白
蘋

﹁
是﹃
三
及
第﹄
文
字
在
香
港
文
壇
的
開
端﹂
，
則
為
錯
，
因
為

晚
清
時
已
有
個
鄭
貫
公
，
民
初
時
有
個
黃
言
情
了
。
吳
昊
相
信
受

到
周
白
蘋
等﹁
三
及
第﹂
作
家
的
影
響
，
自
身
也
寫
起﹁
三
及

第﹂
文
章
來
；
最
為
人
所
樂
道
的
是
︽
老
土
先
生
︾
︵
香
港
博
益

出
版
，
一
九
八
六
年
︶
，
所
謂﹁
老
土﹂
，
反﹁
扮
嘢﹂
之
謂
，

﹁
這
些
老
土
怪
其
實
佔
社
會
的
大
多
數
，
他
們
可
能
是
小
販
、
車

房
工
人
、
工
廠
工
友
、
文
員
等﹂
，
因
為
收
入
少
，
所
以﹁
無
能

扮
嘢﹂
，
便
被
視
為﹁
老
土﹂
。
吳
昊
寫
了
這
部
書
後
，
便
被
文

友
如
我
呼
之
為﹁
老
土
先
生﹂
。

吳
昊
對
流
失
的﹁
多
姿
多
采
的
通
俗
文
學﹂
，
除
歸
咎
學
院
和

學
者
外
，
還
有
此
感
慨
：

﹁
過
去
的
殖
民
地
政
府
有
意
抹
煞
香
港
人
的
文
化
身
份
，
毫
不

重
視
保
留
這
些
報
紙
雜
誌
，
而
圖
書
館
更
不
收
藏
那
些
通
俗
小

說
。
結
果
，
當
報
館
和
出
版
社
關
閉
，
亦
無
資
料
館
人
員
主
動
接

觸
挽
救
，
令
到
此
等
文
化
遺
產
自
地
上
消
失
。﹂

悲
乎
哀
哉
也
矣
。

吳昊談通俗文學

本
年
度﹁
十
大
金
曲﹂
金
針
獎
得
主﹁
詞
壇
聖
手﹂
盧

國
沾
，
實
在
廿
多
年
前
已
婉
拒
接
受
，
為
何
今
天
又
願

意
？
他
的
答
案
頗
玄
妙
：﹁
當
年
領
獎
對
我
事
業
不
利
，

今
年
對
我
事
業
有
利
也
。﹂
原
因
何
在
，
他
賣
了
關
子
，

我
想
盧
太
要
大
家
知
道
丈
夫
依
然
健
在
，
也
是
原
因
之
一
。

坐
在
輪
椅
上
的
盧
老
師
精
神
飽
滿
，
他
風
趣
的
提
及
因
領
獎

一
事
，
扯
上
了
跟
羅
嘉
良
的
陳
年
風
波
，
自
言
在
圈
中
早
已
習

慣
流
言
，
也
證
明
自
己
並
非
小
人
物
。
盧
老
師
確
實
絕
非
小
人

物
，
他
的
文
學
根
底
深
厚
，
全
因
他
是
由
四
位
狀
元
親
自
教
授

四
書
五
經
，
爺
爺
是
狀
元
，
也
是
縣
老
爺
，
兩
位
叔
伯
也
是
狀

元
，
難
怪
老
師
運
用
中
文
的
力
度
如
此
超
凡
。

今
趟
有
傳
此
乃﹁
一
獎
滅
恩
仇﹂
，
盧
太
力
言
怎
來
恩
仇
，

否
則
也
不
會
提
議
請
羅
嘉
良
在
金
曲
夜
唱
︽
秦
始
皇
︾
。
他
們

真
的
廿
多
年
未
見
，
兩
人
喜
相
逢
。
今
天
他
們
是
甚
麼
關
係
？

﹁
是
朋
友
，
當
年
他
們
希
望
解
約
往
外
發
展
，
我
沒
問
題
，
因

為
當
時
丈
夫
面
臨
生
死
關
頭
，
我
要
奔
走
於
醫
院
與
法
庭
之

間
，
到
現
在
我
們
還
沒
有
正
式
解
約
，
完
全
不
是
問
題
。﹂

盧
國
沾
幸
得
賢
內
助
，
他
在
一
九
九○

年
剛
從
新
加
坡
完
成

一
星
期
的
歌
唱
評
判
回
港
，
疲
累
不
堪
，
就
在
浴
室
滑
倒
撞
爆

了
眉
骨
，
血
流
披
面
。
醫
生
護
士
搶
救
半
小
時
全
無
起
色
，
決

定
十
分
鐘
後
宣
布
死
亡
。
此
際
，
盧
太
也
顧
不
及
自
己
沒
穿
鞋
子
，
身
掛

六
、
七
個
手
袋
，
原
因
忙
亂
中
不
知
道
身
份
證
放
在
哪
裡
，
她
只
問
：

﹁
你
一
句
話
也
沒
留
下
便
走
，
我
和
囡
囡
以
後
怎
辦
？﹂
忽
然
盧
國
沾
開

始
有
輕
微
反
應
，
經
搶
救
後
陷
入
昏
迷
。
所
有
醫
護
人
員
每
天
都
叫
：

﹁
盧
生
快
醒
，
電
視
又
播
你
的
︽
今
生
無
悔
︾
了
。﹂
原
來
當
年
王
傑
主

唱
的
主
題
曲
天
天
響
起
，
那
個
晚
上
盧
國
沾
朦
朧
中
感
到
歌
聲
太
嘈
開
口

投
訴
，
他
醒
了
。

盧
國
沾
被
自
己
的
作
品
叫
醒
，
他
的
第
一
首
作
品
是
一
九
七
五
年
電
視

劇
︽
巫
山
盟
︾
的
主
題
曲
，
插
曲
︽
田
園
春
夢
︾
更
是
大
受
歡
迎
，
盧
國

沾
作
品
是
十
大
金
曲
的
常
客
，
記
得
第
一
屆
連
中
四
元
，
︽
小
李
飛

刀
︾
、
︽
每
當
變
幻
時
︾
、
︽
明
日
話
今
天
︾
、
︽
願
君
心
記
取
︾
，
風

頭
一
時
無
兩
。

當
年
填
詞
界
三
雄
有
雙﹁
沾﹂
雙
國
：
盧
國
沾
、
黃
霑
和
鄭
國
江
，
去
年

由
鄭
老
師
作
詞
的
︽
衝
上
雲
霄
二
︾
主
題
曲
引
起
不
少
迴
響
，
盧
老
師
可
有

聽
聞
？﹁
他
們
驚
動
了
我
，
要
求
我
多
寫
一
個
版
本
，
我
沒
有
這
樣
做
，
一

個
調
子
，
我
從
不
寫
兩
份
歌
詞
，
況
且
鄭
國
江
是
很
好
的
填
詞
人
。﹂

盧
老
師
評
價
今
天
的
作
詞
人
很
精
彩
，
要
大
家
打
開
胸
懷
接
受
新
一
代

的
語
言
。
我
也
希
望
年
輕
人
也
了
解
前
輩
的
語
言
，
所
謂
家
有
一
老
如
有

一
寶
，
往
日
香
港
流
行
樂
壇
如
此
蓬
勃
，
我
們
的
填
詞
人
功
不
可
沒
。
希

望
日
後
可
再
欣
賞
到
盧
老
師
的
作
品
，
因
為
擁
有
四
位
狀
元
培
育
出
來
的

文
采
，
已
經
再
無
來
者
矣
。

《今生無悔》喚醒盧沾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中
環
人
都
會
記
得
威
靈
頓
街
的
舊﹁
蛇

竇﹂
，
樂
香
園
咖
啡
室
。
新﹁
蛇
竇﹂
我
未
去

過
，
不
知
今
天
的
奶
茶
雜
批
水
準
如
何
。
我
在

舊﹁
蛇
竇﹂
有
很
多
回
憶
，
所
以
更
不
敢
幫
襯

新﹁
蛇
竇﹂
，
正
是
近﹁
竇﹂
情
怯
。

我
有
三
段
在
中
環
上
班
的
日
子
，
先
是
在
太
古
大

廈
，
後
在
怡
和
大
廈
，
第
三
次
是
在
雲
咸
街
。
第
一

二
次
都
偶
有
幫
襯﹁
蛇
竇﹂
，
但
位
置
遠
，
不
常

去
，
且
那
時
公
司
還
有
英
式
茶
水
娘
姨
，
三
點
半
會

推
茶
車
送
上
咖
啡
奶
茶
，
根
本
出
不
去
偷
懶﹁
蛇

王﹂
。
不
過
周
六
中
午
倒
是
會
去
的
。
那
時
香
港
多

數
公
司
周
六
還
要
上
半
天
的
班
，
但
那
半
天
實
在
沒

甚
麼
事
可
做
，
只
是
清
清In-tray

和
翻
翻
雜
誌
，
十

二
點
就
可
收
工
。
如
果
沒
約
人
，
我
就
會
去
舊﹁
蛇

竇﹂
吃
份
三
文
治
，
喝
杯
奶
茶
當
午
餐
，
看
兩
三
個

鐘
頭
報
紙
或
者
小
說
，
十
分
寫
意
。
說
來
慚
愧
，
我

的
青
葱
歲
月
，
部
分
就
是
這
樣
度
過
的
。

﹁
蛇
竇﹂
吸
引
的
地
方
，
不
在
於
它
的
食
物
，
而

是
它
正
對
着
威
靈
頓
街
斜
路
，
不
太
熱
鬧
也
不
太
疏
落
，
是
看

人
看
景
的
好
地
方
，
西
諺
說w

atch
the
w
orld
go
by

，
閒
看

浮
生
也
。
對
面
是
鏞
記
，
的
士
小
巴
都
在
那
邊
上
落
客
，
很
易

碰
到
熟
朋
友
。
有
次
周
六
下
午
兩
點
左
右
，﹁
蛇
竇﹂
人
很

少
，
我
坐
在
大
堂
正
中
一
張
圓
枱
看
報
，
偶
然
抬
頭
見
到
門
外

閃
過
一
個
很
眼
熟
的
男
子
，
他
好
像
也
認
得
我
，
因
為
過
了
大

門
馬
上
又
折
回
，
走
進
來
相
認
。
原
來
是
位
姓
何
的
舊
同
事
，

以
前
在
某
雜
誌
社
曾
經
同
組
，
後
來
他
進
了
城
大
做
企
業
傳
訊

工
作
，
我
則
進
了
銀
行
，
當
時
已
近
十
年
沒
見
，
竟
在﹁
蛇

竇﹂
重
逢
。
老
友
坐
下
，
中
間
像
全
沒
分
隔
過
，
馬
上
聊
起

來
。
互
報
近
況
之
後
，
即
入
正
題
，
就
是
我
們
以
前
曾
談
過
要

一
起
出
版
一
份
專
業
通
訊
。
我
們
都
相
信
那
是
盤
可
行
的
生

意
，
當
下
又
談
起
來
。
其
時
互
聯
網
開
始
熾
熱
，
於
是
又
談
怎

樣
把
網
上
和
紙
版
刊
物
結
合
，
足
足
聊
到
四
點
多
才
散
！

可
惜
那
次
一
別
，
之
後
都
沒
再
詳
談
，
而
他
又
天
不
假
年
，

幾
年
前
仍
在
城
大
任
職
期
間
竟
罹
疾
逝
去
。
那
天
跟
他
相
聚
，

是
舊﹁
蛇
竇﹂
給
我
最
好
的
回
憶
。

舊蛇竇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新
國
立
劇
場
︵N

ew
N
ational

T
heatre

T
o-

kyo

，N
N
T

︶
是
近
年
遊
東
京
的
新
發
現
。
在
東
京

新
宿
不
購
物
，
要
是
春
季
還
可
到
新
宿
御
苑
看
櫻

花
，
在
冬
季
的
下
雨
天
，
最
佳
的
消
磨
就
是
搭
乘

一
站
京
王
新
線
電
車
到
初
台
站
，
溜
逛N

N
T

！

位
於
東
京
新
宿
附
近
的﹁
新
國
立
劇
場﹂
，
建
成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
年
頭
雖
然
不
長
，
但
在
短
短
幾
年
時
間

裡
，
已
經
成
為
東
京
音
樂
、
舞
蹈
愛
好
者
心
目
中
的
一

個
主
要
演
出
場
所
。

作
為
亞
洲
一
流
的
歌
劇
院
，
新
國
立
劇
場
的
硬
件
設

施
屬
國
際
先
進
水
平
，
為
歌
劇
、
芭
蕾
、
現
代
舞
、
話

劇
等
不
同
形
式
的
舞
台
表
演
藝
術
提
供
理
想
的
演
出
場

地
。
劇
場
富
有
空
間
感
，
而
且
設
施
現
代
化
得
來
亦
非

常
人
性
化
。
內
設
三
個
規
模
不
同
的
劇
場
：
舉
辦
大
型

歌
劇
或
芭
蕾
舞
劇
演
出
的﹁
歌
劇
院﹂
︵O

pera
Pal-

ace

︶
，
可
容
納
一
千
八
百
一
十
四
名
觀
眾
，
擁
有
世
界

上
最
先
進
的
四
面
舞
台
設
施
。

設
有
一
千
零
三
十
八
個
座
位
的﹁
中
劇
場﹂
︵Play-

house

︶
，
用
於
規
模
小
一
點
的
芭
蕾
舞
、
現
代
舞
或
話

劇
等
演
出
，
也
設
置
了
類
似﹁
歌
劇
院﹂
那
樣
先
進
的

四
面
舞
台
，
只
是
舞
台
面
積
稍
小
一
些
︵
總
面
積
大
約

是
八
百
多
平
方
米
︶
。﹁
中
劇
場﹂
不
僅
舞
台
台
面
可

以
伸
縮
、
移
動
，
而
且
觀
眾
席
的
牆
壁
也
可
以
移
動
，

可
根
據
演
出
形
式
的
需
要
把
劇
場
調
整
成
集
中
型
或
開
放
型
等
不

同
形
式
。

另
設
有
一
個﹁
小
劇
場﹂
︵T

he
Pit

︶
，
主
要
用
於
話
劇
或
一

些
試
驗
性
小
型
歌
劇
的
演
出
，
雖
然
沒
有
四
面
舞
台
的
設
施
，
座

位
數
目
亦
僅
有
四
百
六
十
八
個
，
但
舞
台
和
觀
眾
席
均
可
根
據
需

要
移
動
位
置
，
也
就
是
說
，
可
以
將
舞
台
安
置
在
觀
眾
席
中
間
，

或
觀
眾
席
前
方
，
或
將
部
分
觀
眾
席
安
置
在
舞
台
後
方
等
等
，
諸

如
此
類
，
甚
至
還
可
以
把
一
部
分
觀
眾
席
升
高
成﹁
看
台﹂
。

遊
覽
新
國
立
劇
場
，
適
逢
其
會
遇
上
午
間
演
出
芭
蕾
舞
，
而
且

是
家
喻
戶
曉
的
︽
灰
姑
娘
︾
︵C

inderella

︶
，
不
懂
日
語
也
完
全

沒
問
題
，
最
低
票
價
竟
是
一
千
六
百
二
十
日
圓
，
還
需
要
考
慮
嗎

？！

偶遇《灰姑娘》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冬天，小區外面的街上很是冷清，然而，有時
會來個賣氣球的、賣糖葫蘆的，抑或是擺攤賣小
玩意兒的。大人們路過，瞥上一眼，沒有甚麼興
趣。放學的孩子圍上前去，煞是歡喜，議論不
停。有的從口袋裡掏出幾個硬幣，買一個才走；
沒錢的，也要過過眼癮，看夠了再離開。
賣氣球的高個男人，附近很多人都認識他。印

象中，我上小學時，他就在這塊賣氣球，這裡是
他的老地盤了。這幾年，生意不好做，他四處打
游擊，來的次數少了。他四十多歲的樣子，身着
一套深藍色舊制服，人很愛笑，兩個酒窩裡盛滿
快樂的因子。
每次來，他都騎着一輛老式的自行車，車上綁

着一個長桿子，直插天空，上面拴着幾個充好的
氣球，五顏六色的，非常好看。他的手很巧，從
兜裡掏出兩個小氣球，片刻工夫，吹氣、搭配，
做造型，幾下子就變出一個小動物。做的時候，
他習慣抬頭看天，眼睛望向遠處，好像閉着眼也
能做出來，我不止一次的觀察過，發現了這個小
秘密。孩子們盯着看，看得入了神，嚷着要買。
我從他那裡買過不下十個氣球，有的還沒到家，
就被同伴搶走了。經常被父母訓斥：「光亂花
錢！都是騙小孩子的，批發市場賣不值錢！」我
裝作沒聽見，跑開了。
有一年過年時，他弄了個小遊戲：塑料圈套獎
品。攤前地上擺着很多獎品，都是小孩喜愛的玩
具，他在地上劃定一條線，站在線上投擲塑料
圈，如果套中了，獎品就屬於你。當然，塑料圈
需要花錢買，一塊錢能買五個。我拿着壓歲錢去
玩兒，套了好幾輪，一個也沒中，其他同伴也大
都以慘敗收場。見我們一臉掃興，他邊示範，邊

教我們技巧，但怎麼也學不
來。走的時候，他像變戲法似
的，從兜裡掏出幾個小玩意兒
送給我們，眼前一陣驚喜，愛
不釋手。後來，聽小區的人說，
他很愛玩兒，失業後幹起這行，變着
花樣賣小玩意兒。有些人議論：「別看他
的攤子不起眼，賺錢很多！」也有人打抱不平，
「根本掙不了幾個錢！」
一次，他沒有賣氣球，改賣泥塑玩偶，現場製
作，攤子前面圍的水洩不通。他將和好的泥巴放
入模子裡，用手均勻地攪拌，再製成不同的造
型。看着簡單，做起來不是那麼容易。「沒想到
你還有這兩下子！」一老熟人上前拍他的肩膀，
一臉驚訝的說道。不一會兒，他就完成好幾個泥
塑玩偶，在攤子前依次擺開，有的人忍不住伸手
摸一下，有的孩子則情不自禁的拿在手中把玩，
還沒晾乾，難免會弄壞。但是他從不生氣，也不
大聲呵斥。他和孩子之間的交流，大都是用眼
神，很少見他說話。時間久了，我覺得，他身上
散發着較濃的孩子氣……那種未泯的童心和簡單
的哲學。那天，從下午到天黑，他只賣出五個泥
塑玩偶，收攤時，他將剩餘的玩偶送給了烤地瓜
攤販的孩子。他是個生意人，很多時候，我覺得
不是。他是在販賣美好和童趣。
那個賣糖葫蘆的，是河南人。那天出門，我在

小區門外等車，她遠遠的問道：「要個糖葫蘆
嗎？」見對方這樣熱情推銷，自然不好拒絕。掏
錢，沒帶零錢，她趕忙說：「拿着吃去吧，不急
着給錢！」我笑着回答：「不怕我跑了？」「怎
麼會呢？我在這裡幹了十多年了，從沒遇到過不

給錢的人！」她信誓旦旦的說道。近處
打量，覺得她很眼熟：「你就是那
個最早在北門賣糖葫蘆的小姑
娘？」她不住的點頭：「這
片住的人，都吃過我的糖葫
蘆。」
最早的時候，小區對面這

所高校的大門在北邊，冬天
的晚上，北門外很多做小生意

的，提着煤油燈，賣爆米花的、賣
水果的等。那一年，她才十三四歲，跟老

鄉合夥賣糖葫蘆，她做的糖葫蘆，山楂大、糖漿
多、還帶有芝麻，又甜又香。別看她年齡小，幹
起活來卻十分麻利，周圍人一來二去混熟了，都
認她賣的糖葫蘆。天寒地凍，她的雙手凍得發癢
難耐，但她從不帶手套，覺得不方便。晚上等到
全部賣完，她才肯收攤回去。有一次，很晚了，
街上的攤販都收攤了，她非要再等等，說晚歸的
情侶會買糖葫蘆。然而，她遇見一個醉漢，拿走
糖葫蘆不給錢，還糾纏不清，她氣得哭了起來。
慶幸的是，一路過的小伙子出面報警，才化險為
夷。
一晃眼，十多年，她還在賣糖葫蘆。她拿出裝

糖葫蘆的環保紙袋，指着袋子上的標誌說：「你
看，這是我們家的商標！」接着，她絮絮說道：
「我一直賣糖葫蘆，也算是賣出了名堂。前年，
我在西邊的小區買了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將父
母從老家都接過來了。我也有男朋友了，結婚是
不遠的事。」聽到這裡，我稱讚道：「你很
棒！」她自信的回答：「不是我說，現在很多城
裡人都是『啃老族』，我很看不起他們。我從老
家出來，憑借雙手做小本生意，賺得不多，但我
堅持做，認準一個營生，踏踏實實做下去，我不
信成功不了！」她的一番話讓我陷入到沉思中。
所謂的生意人，並非是賺大錢、發大財的大老

闆，有些時候，專注而堅強的打拚者，才是最讓
人尊重和仰望的。我打開包裝紙袋，大口咬下一
個山楂，津津有味的吃起來，酸酸的、甜甜的，
如同綿長的日子，令人回味不盡。
小本生意，賺錢不多，但是生意人心底烙印上
「童叟無欺」四個大字，就顯得有分量了。寫到
這裡，我想起賣雞蛋的老徐。他老家在南部山
區，家裡開有養雞場，賣雞蛋是他的主業。剛來
小區賣雞蛋的時候，大家都喊他「小徐」，一年
一年，他變成了「老徐」。說起為甚麼選在我們
這裡賣雞蛋，他講過這樣一件事。剛來這裡賣雞
蛋，他每天帶着煎餅和鹹鴨蛋當午飯，沒有熱
水，只能喝涼白開水。吃飯的時候，這一幕被傳
達室的老大爺撞見了，他立馬回家提來一暖壺熱
水，小徐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從此，老大爺天天
給他送熱水。冬天提來熱暖壺，夏天用大瓷缸子
送綠豆湯。小徐認定這個地方，再也沒有換過。
他賣的雞蛋，新鮮、便宜，而且秤上足金足両，
在小區裡有口皆碑。腿腳不便的老人，他會幫着
送到家裡，平日裡誰家有重活，他也會主動上前
搭把手。
後來，他認那個看大門的老大爺為乾爹。老大
爺的老伴患病癱瘓在床，家裡需要個護工，遲遲
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他讓妻子過來幫忙，這一幫
忙，就沒再走。老大爺很是感激，每月按時給她
發工資，與從家政請的護工享受同等待遇。這一
場緣分，小區裡的人都知道。慢慢的，小區附近
多了幾個賣雞蛋的，同行競爭厲害，他的生意自
然受到影響，可他仍是像過去那樣賣雞蛋，賣多
賣少，每天都樂呵呵的。
生意人，做的是生意，也不僅僅是生意。他們
心裡孕育的樸實情愫，會滲透在生意中，綿延出
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反過來，也會給他們帶去好
運。
有情有義的人，終會得到福報。

生意人

百
家
廊

鍾

倩

近
日
因
為
特
首
梁
振
英
在
施
政
報
告

中
提
出
增
加﹁
與
內
地
締
結
姊
妹
學

校﹂
數
目
，
積
極
做
好
交
流
學
習
、
擴

闊
眼
界
，
引
來
某
些
人
士
議
論
。
其
實

有
關﹁
姊
妹
學
校﹂
計
劃
做
法
已
有
很

長
歷
史
，
並
非
現
屆
政
府
發
明
，
而
且
計
劃

一
直
受
學
校
歡
迎
，
要
加
大
對
此
計
劃
的
支

援
，
實
為
喜
事
。
隨
着
兩
地
交
往
愈
來
愈
頻

繁
，
目
前
約
有
三
十
萬
港
人
長
時
間
在
內
地

工
作
，
如
此
看
來
，
很
多
香
港
青
少
年
都
有

興
趣
和
需
要
了
解
內
地
的
情
況
。

中
國
地
大
物
博
，
文
化
源
遠
流
長
，
有
很

多
值
得
我
們
學
習
的
地
方
。
例
如
一
些
老
少

邊
窮
區
省
市
，
風
土
人
情
很
濃
厚
，
許
多
傳

統
、
在
城
市
絕
跡
的
文
化
遺
產
，
例
如
大
西

北
地
區
，
有
舉
世
知
名
的
絲
綢
之
路
、
河
西

走
廊
，
在
這
些
歷
史
悠
久
的
地
區
上
曾
發
生

過
各
式
各
樣
的
故
事
，
有
動
人
的
、
有
驚
險

的
、
有
悲
傷
的
、
有
浪
漫
的
傳
奇
故
事
，
好

像
中
國
四
大
名
著
︽
西
遊
記
︾
正
正
就
以
大

西
北
地
區
為
舞
台
，
故
事
精
彩
絕
倫
，
家
傳
戶
曉
。
這

些
地
方
一
直
保
留
着
簡
樸
生
活
。
當
大
眾
莘
莘
學
子
嘗

試
過
到
這
些
山
區
交
流
，
就
會
明
白
幸
福
並
非
必
然
的

道
理
！

另
外
，
一
些
重
點
城
市
例
如
北
京
、
上
海
、
廣
州

等
，
學
校
不
論
硬
件
配
套
、
教
師
資
質
、
教
學
創
新

等
，
除
了
可
一
新
學
生
耳
目
，
也
讓
大
家
更
加
了
解
國

家
今
天
的
繁
榮
穩
定
，
對
祖
國
有
更
真
切
的
了
解
。
再

說
，
交
流
合
作
不
是
單
方
面
，
並
非
只
有
香
港
學
生
受

裨
益
，
內
地
學
生
亦
可
從
中
了
解
本
港
青
少
年
的
看

法
，
擴
闊
國
際
視
野
。
此
計
劃
絕
對
能
達
至
雙
贏
的
局

面
。而

有
關
社
會
對
此
計
劃
的
疑
慮
，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早
前
也
直
接
回
應
，
提
出
教
育
不
是
政
治
工
具
的
一

部
分
，
並
強
調
不
可
以
將
政
治
帶
入
校
園
。
各
界
應
放

低
偏
見
，
着
眼
學
生
的
得
益
為
首
要
。
期
望
政
府
未
來

會
研
究
更
多
與
內
地
擴
大
和
加
深
交
流
合
作
的
項
目
，

讓
青
年
人
透
過
互
訪
、
生
活
體
驗
、
文
化
和
服
務
合

作
，
除
了
拓
闊
視
野
，
更
有
利
青
年
人
將
來
的
事
業
發

展
。
無
疑
，
內
地
的
機
遇
肯
定
比
其
他
市
場
的
機
遇
為

多
，
也
能
大
大
增
加
青
年
人
向
上
流
的
機
會
。

應着眼學生得益 思旋
天地
思 旋

■一部精彩的「三及第」小說。
作者提供

■■賣糖葫蘆雖是小本賣糖葫蘆雖是小本
生意生意，，也能活出一片也能活出一片
天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